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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骁骑喝完酒就轻轻对

许半夏耳语：“果然不能提
大学，被人当笑话耍。”许半
夏只是踢他一脚，叫他别说。

冯遇忽然道：“小许，你

那儿要造海塘，有没有想过干
脆申请弄个码头，你自己的货
可以从自己的码头走，我以后
的货也可以从你那儿走。”

许半夏不知冯遇突然提
出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只有
先摇头道：“我早就有这想

法，可是调查一下，那些小码
头都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装
卸费越压越低，都已经快没
有赚头了。自己造一个可能
还不如去承包一个比较现
成，有几家都想着低价转包
出去。冯总，你有这个意思的

话，我有两个朋友正要转包
码头，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冯遇想了想，道：“也是，

货源是个问题。我是想着你
那里靠海，自己的进出又大，
不造个码头自己用总是可
惜，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许半夏听了觉得有理，
笑道：“等海塘做出去后，没
那么长的海涂拦着，这么算

起来码头的建造成本也是有
限，就算最后完全只是自己
用也合算，码头一造好，我的
废钢还可以卖到渤海湾一带
去。冯总的建议好，谢谢。”

伍建设在那边敲着筷子

喊：“俩胖子说什么呢，这么
热闹，没见我们郭总端着酒
杯敬你们吗？”

许半夏一听，果然见郭启

东在对面自嘲似的笑，“老板
们商量起事情来都是很认真
的，我们插不进话。”许半夏连
忙起身举起杯子笑道：“不好
意思，我罚站，等郭总与冯总
干杯了，我再敬郭总。”

郭启东显然觉得许半夏

给足了他面子，冲许半夏一
笑。郭启东是正宗技术出身

的管理人员，在这一桌人中
显得特别文气。冯遇并没有
起身，他不争大哥，并不意味
着他没身份，怎么说郭启东
在他面前也是后生小子，他
坐着与微微起身离座的郭启
东干了一杯。

郭启东才喝下，童骁骑
已经微笑着从小姐那里拿来
酒瓶走到他身后给他倒酒，
很是让他感到意外。许半夏
已经看出，郭启东碰杯的时
候总是把杯子压得比对方低

半身，非常谦恭的样子，看来
他非常注重这些，所以等两人

举杯的时候，她一边先一步伸
手垫住郭启东的杯底，让自己
的酒杯稍微低郭启东的一点，
一边笑道：“郭总，这个行业
我才进入，而你早是这一行的
行家，什么时候郭总有空，教
我们几套散手。”

郭启东笑道：“小许你这
么客气，回头我们有空切磋。”

伍建设却没有放过郭启
东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他
总是抓住郭启东不放，拿手
指着童骁骑道：“小许，你这
位朋友一脸正经，是不是也

是大学生？这现在什么世道
啊，大学生都屈尊给小学生
打工了。”

许半夏虽然不明白伍建
设为什么总是盯着郭启东，或
者两人之前有什么过节吧，如
果这样，郭启东就惨了，秀才

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还
是伍建设这个强盗一样的人。
“阿骑，我兄弟，跟我一样早
稻田大学出身，现在跑运输，
还要请伍总以后多多关照。”

童骁骑忙起身举杯向伍
建设敬酒：“伍总，胖子是早稻

田大学出身，我是晚稻田大学
出身，请伍总以后关照小弟。”

伍建设听了大笑：“那我
还是北京青蛙大学的呢，哈哈
哈。你们兄弟两个真有趣。”

一桌都是大佬或者把自
己视作大佬的人，许半夏这
个后辈只有笑着听的份。偶

尔看看主桌，见敬酒去的人
川流不息，而那个赵垒与主
家老总看来是平分秋色，控
制着场上的局面，非常潇洒。
看了一会儿，许半夏对童骁
骑道：“等下你出去买些提子
送到赵垒房间里去，里面放

张我的名片，我看他一晚上
吃得最多的是提子，看来是
很喜欢。”

ABCD

张艮在曼思桥小学的前

两个星期，我们都去接送他。
后来，他坚决要求自己去上
学，也不要我们去接他。两个
星期下来，一切很顺利，我们
也很放心。曼思桥小学没有
家庭作业，下午三～四点钟
放学后就没事了。

数学课对英语的要求要
比其他课少，所以对张艮的
数学课我们并不担心。对他
的英语课，我们希望他进步
快一点，但想到在学校有老
师教，我们也就没有管它。对
他的中文，我们倒是有点着

急。他来英国时，在国内上了
近两年的小学，可以看很多
中文书，也可以写简单的作
文。到英国后，他的中文不但
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以前
会认的字，慢慢地不认识了，
以前会写的字，也不会写了。

为了让他有一个起码的中文
基础，我们要求他每天继续
读国内带来的课本，写一点
中文字，结果效果很差。不久
出了几件事，我们才下决心
让张艮放弃学中文，而加速
学英语。

一天放学后，张艮带回
老师的一张条子，老师要求
见我们。到学校见到老师后，
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
张艮会功夫，要求张艮不要
在学校练功夫，更不能用功
夫打同学。我和我太太都莫

名其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张艮会功夫，只好给老师赔
礼道歉，并保证此事绝不会
再发生。回到家，仔细询问后
才知道，那天在学校，张艮看
见其他同学在打闹，他也就
随便做了一个动作，与同学

闹着玩。那时国内电视台正
在放映武打片，看多了，随便

做一个姿势就手腿并用，有
一点功夫的架子。同学看见

了，认为张艮会功夫，大概是
一个武林高手，认为事情很
严重，就报告了老师。其实，
张艮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
很难得与其他孩子打架。他
只是英文不过关，不理解同
学的意思，跟同学打闹时，随

便做一个动作罢了。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

事。一天上午，我在大学地质
系学术厅听一个学术报告。听

完报告后，在走廊里遇到当时

的系主任理斯伯特教授。他对
我说：“你儿子来找你，我打

开了你的办公室，他在那儿等
你。”我怀疑我听错了，因为
两三个小时前张艮就上学去
了。曼思桥小学离我上班的南
安普顿大学相当远。我开车带
他来过我的办公室，但他一个
人没有来过大学。我问理斯伯

特：“是我儿子吗？他一个
人？”“是你儿子，就他一个
人。”理斯伯特说得很肯定。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害怕出什
么问题，所以赶紧朝我的办公
室走去。推开门，见张艮坐在
我的椅子上，地板上放着他的

书包，似乎一切正常。但是，张
艮含着眼泪，很委屈地告诉
我，早晨到了学校后，学校的
铁栏杆门是锁着的，一个同学
都没有。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就只好到大学来找我。

从曼思桥小学到南安普

顿大学，要经过几条繁忙的大
街，如果走丢了，问题就大了。
事后我们越想越害怕，觉得要
采取一点措施，赶紧在他的书
包和外套里，放上我们家的地
址和我办公室的电话。第二
天，我们到曼思桥小学，问老
师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学校不

上课。原来头一天老师在课
堂上讲过，第二天是教师训
练日，不上课。同时还带给我
们一张通知，张艮听不懂老

师说的什么，也没有把通知
给我们。

经过这几件事后，我们
认识到，张艮急需提高英语，
应该加速学英语而不是中
文。在英国每天都要用英语，
在这种环境下学英语的进展

会很快。这样，我们下决心，
让张艮停止学中文课本，但
是我们的日常口语仍坚持用
中文，这样他听说中文的能
力不会丢。

EFGH

过了几分钟，那“孙子”

出来说，阿红阿月因为涉嫌卖
淫被拘留了，让我们回去，说
小心别把自己也折进去。说着
还故意在腰上撩了一把，我看
见那儿是有手铐丁当一闪。我
的心一下就提起来，我知道我
们这时候退缩已经来不及了，

我说你把我也铐进去吧，我们
是一起来的就要一起走。肥肥
也说，凭什么抓人？干脆把我
们都抓进去。肥肥嗓门大，她
一叫唤围观的人都上来了。那
“孙子”又赶紧退回去说，抓
谁了？你们看见抓谁了？这时

那年纪大点的又出来，问我是
干什么的，跟阿红阿月什么关
系。我告诉他，我也是干这个
的，我是下岗女工，市绢纺厂
的，你要抓就连我一块儿抓。
他盯着我半天，说一句你等
着。然后那铁门轰隆一声就关

上了。
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到

天快黑了，阿月阿红才被放
出来。我问怎么说，她俩也稀
里糊涂，说她俩进去根本没
人理，就那么一直坐在屋里，
叫谁谁也不答应。刚才来个
人叫她们先回来，说门口有
人等你们回去吃饭，她们就

出来了。
之所以要把这过程记下

来，是因为事情没完。而且那
家伙阴阴的眼神让人生疑，他
说你等着，绝不是让我等在门
外，而是让我等待报复。

我记得那眼神，冰冷、尖

锐、刺人。也记得那声音，低
低的，压在嗓子眼里。我等
着他。

连夜去找了刘师傅。我说
我以前对不起他，但我确有我
的难言之隐。我说了我在当妓
女。他笑，说他早就看出来了。

他说但凡还有一点办法，你是

不会走上那条路的。然后他就
给我介绍，说在场的都是下岗

工人，大家没事就在一起研究
研究法律，让我放心大胆说。
我把经过说了以后，他问另一
个师傅：有没有妓女维权的
事？那个师傅答，人身权利谁
都有。开头我还有点放不开，
可发现在场几位都严肃得很，

谁也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我
也就坦然了。维权，我们也要
维权。

他们分析说，这事简单得
很，第一，他们无权抓人，要办
拘留也要派出所来办。西关派

出所就在旁边，几步路的事，
为什么不让派出所处理？说明

他们不愿意让派出所知道。第
二，祝寿摆酒还请小姐，不仅
违反规定，而且本身就够上组
织卖淫嫖娼罪。第三，这个道
理他们自己明白得很，所以才
不敢声张，也不敢对你们怎么
样，想把你们吓唬回去了事。

我说这我就放心了，明天
我们还去。刘师傅说你放心大
胆去，现在维权就要靠自己，
你自己不争取，别人怎么帮？
到时候我们也去助阵，看他能
怎么样。

人到势单力薄时才感觉

到抱团的重要。以前我还觉
得刘师傅是个破罐子破摔的
人，我还不太瞧得起他，但现
在看来他比我强大得多。如
果他还是单个人，他就还是
那副邋遢相，可是他现在有
互助会，他就腰杆笔直，中气

十足，真是不一样了。出门时
我说了些感谢的话，他爱人
突然插进来说，红梅你千万
别这么想，从前我们就是把
自己看低了才被人家扔来扔
去，让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谁

也不比谁高贵!
又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早晨 7点，她们几个就来了，
说是睡不着，一边打哈欠一
边瞧着别人傻笑。我说咱们
吃饱了再走。肥肥就说她已
经熬了一大锅稀饭，阿月就

赶紧去买油条大饼，我们似
乎都想表现表现。出了巷口，
阿月叫起来，为什么走着去？
我们打的!

我们去要求赔偿，它跟
钱有关系，跟伤痛有关系，跟
精神损失有关系，但好像跟

这些又没有太大关系，钱不
钱的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好
像是去干一件大事，一件了
不起的大事。

IJK

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

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

是具有强制性的。李主任递给
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
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
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
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

筋，而他再不愿意伤脑筋了。
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

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
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
苗墨绿，菜花金黄。邱行湘参
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
八十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

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
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挑

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
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
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
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
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一嚓一
嚓地合着节拍，近百斤重的担

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
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
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
他那根扁担比擀面杖还会滚

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
居然放不稳。好在他胳膊粗
大，肩不中用手中用，他索性
任其扁担从肩头滑到背上，
一手拧一桶，咬着牙齿把粪
送到麦地。蒋铁雄给他开玩
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

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
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
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
阳的扁担好使。

劳动是第一课。休息时，
李主任单独给他上了第二
课———一个以后编入课本的

故事。
解放军中央警卫连有一

个小八路，当兵时只有十二
岁。有天劳动时，这个小八路

坚决不参加。他的道理是：当
兵为吃粮，要劳动，出来当兵

干什么!连长说，你不劳动也
行，跟我到那边玩玩去。走到
那边，小八路看见一个老同志
在劳动。连长问小八路，你认
识他吗？小八路走近一看，是
朱总司令。他惊奇了，忙问朱
总司令为什么要劳动。总司令

笑着说，共产党的军队不能增
加老百姓的负担，吃粮吃自己
的粮。共产党的军队不为老百
姓着想，又何必打仗呢？小八
路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

跑回去劳动了。
这在现在有人几乎认为

是过时的故事，在当时却是对
邱行湘的理智的一大冲击。在
他看来，共产党军队又打仗又
种庄稼，已经是举世罕见了。
当官的也要劳动，连总司令也
不例外，他感到这几乎是不可
思议的神话。按照这种逻辑，

那么蒋介石也要劳动———邱
行湘这样想时，只有谴责自己
荒诞不经的推理了———哪一
个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吃自己
种的五谷!

邱行湘问李主任：“你们
月薪多少？”李主任笑道：“我

们没有月薪。蒋介石不发
呀。”“你们怎样过日子？”
“从生产里按照规定标准给
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是大
洋，是小米。用小米折算成金
额，如果生产超过了自己的生
活规定标准，那么就要缴
公。”倘若不是亲眼所见，身

临其境，关于“小米加步枪”
的奇迹，邱行湘是永远不会相
信的。共产党贫贱不慑于饥
寒，国民党富贵则流于逸乐，
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部，自一九四七年三月
撤出延安之后，继续留在陕
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
转入进攻以后，于一九四八年
初春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
坡。意味着人民革命胜利成果

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也随即向
北转移。盛夏七月，姚科长率
训练班离开武安，经过邯郸、
邢台，来到石家庄附近的井陉
河边的一个村子里。

转移那天，邱行湘与姚
科长同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村
口的麦子黄了，他望着消失在

滚滚尘埃中的黄埔村，心里顿
生惜别之情。黄埔村的山光水
色将在他的记忆里长存。


